
农历乙未年 十一月初四2015年12月14日 星期一
http : / / www ． workercn ． cn

茺

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刊
文化

Literature & Art
责任编辑：周倩
新闻热线押穴０１０雪 ８４151649
E-mail押ｇｒｒｂwhwx@sina．ｃom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或许，诗离打工者中的大多数还十分遥远，所谓诗人，也仅仅是其中的万分之一。 然而，在异乡，在困

顿的冬季，当一个个背影身裹寒风折回出租屋，人们同样需要情绪的抒发，尽管可能不是诗的形式———

诗，离打工者有多远？

本报记者 兰德华

有一群打工者，正在写诗

本报记者 朱林

本报记者 王群

“干了这杯酒，像风一样自由” “善良，算不算诗？ ” “敲击着钢铁的骨架，唱歌”

“诗歌，曾经只
是我内心说话
的方式。 ”

“工友不知道我在写
诗，我都是偷偷地写。 ”

“对于一个没有写
作 时 间 的 工 人 来
讲， 诗歌最能直白
地吐露内心。 ”

读打工者的诗，
一件不得不为的事

一位填充鸭绒的打工者，在工厂窘迫、逼
仄的空间内， 将生命中不断出现的欣喜与艰
辛，用直白的笔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
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
反对我的新鞋、欢迎我的热泪
这首诗叫《迟到》，诗作者吉克阿优，一个

80 后小伙。 如今，他拥有一个“自带光环”的
头衔———中国第一个彝族打工诗人。

充绒工与诗人， 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
职业就这样在他身上融合。

“诗歌，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
方式”

吉克阿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一个没有写作时间的工人来讲， 诗歌形
式短小，最能直接表达思想情感，可以直白地
吐露内心活动和内心经历。 这一说法也与另
外一位打工诗人邬霞的表述不谋而合。

与吉克阿优一样， 邬霞也是一位 80 后，
初中毕业后跟随父母从四川来到深圳， 如今

是一家服装厂的烫熨工。
当被记者问及 “为何能够持续不断地进

行诗歌创作时”， 邬霞说：“因为打工诗歌短
小，用时少，有感想随时可记录下来。 ”

邬霞同时透露， 自己一开始很排斥打工
题材，后来才慢慢喜欢，觉得这才是有血有肉
的。 “打工诗歌虽然粗糙，但它真实、自然。 ”

采访中，多位打工诗人均认为，打工生
活的艰辛、枯燥、苦闷会让他们产生强烈的
情感表达诉求。 而简短凝练的诗歌创作形
式，恰恰方便他们用来记录无处诉说却又无
比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往往并非为写诗而
“写诗”， 而 是 将 诗 歌 创 作 当 成 一 种 倾
诉 手 段 。

郭金牛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农民工， 在过
去的 20 多年中，他做过建筑工、搬运工、仓管
员，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但他
也闯入了诗歌的王国，并走上国际诗坛。

郭金牛说：“我没有想过要将我的诗歌传
播给工友，在失业、流浪期间，我只是偶尔信
手涂鸦，写完就随手丢掉了，后来工作相对稳
定， 也只是偶尔写几首发到诗歌网站或论坛

上。我不知道我的诗有什么影响，诗歌曾经只
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说完就完了。 ”

打工是为了活下去， 写诗是
在记录生活

在艰辛、单调的劳作之余进行诗歌创作，
是多数打工诗人的生活状态。

对他们而言， 打工是维系自己与家人在
都市中“活下去”的手段，而写诗则是私下里
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简单而有效的方式。

然而，这种抒发和倾诉却并非仅仅局限于
苦难叙事。 实际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
开始用带有温度的文字、审视的眼光去关注所
属群体的命运处境，一个具体表现便是越来越
多具有现实敏锐观察力、强劲社会批判性以及
浓厚关切性的打工诗歌作品不断出现。

郭金牛告诉记者， 与以前单纯的兴趣爱
好不同的是， 自己后期的作品更多是对生命
和人性的思考， 这也为自己的内心打开另外
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刚开始，我的诗歌只是在自己打工的服
装厂内手抄流传，要好的工友过生日，便在工

厂广播生日祝福时， 附上简短的诗歌让播音
员念出来，后来有了样刊便寄给工友阅读，再
到后来我动员几个彝族打工诗人一同创办了
文学刊物，出版后邮寄给各地的打工诗人。”吉
克阿优说，一路走来，亲身经历了打工之苦，偶
尔是为了泄愤， 但能让自己坚持写下去的动
力， 还是源于众多彝族同胞进城务工遭遇同
工不同酬、被人欺压等诸多用工待遇问题。

另外一种可喜的变化也正在发生。
吉克阿优说， 目前身边的一些工友也已

经开始尝试打工诗歌的写作， 而且很多工友
开始改变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 也有几个不
良亲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前不久，浙江平
湖市某医生曾联系我， 拿我的诗集去引导误
入犯罪歧途的一名工人。 ”

� 用诗歌，感召更多的人了解、
关心打工群体
������2015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 由吴飞跃执
导的一部聚焦工人诗人题材的纪录片《我的诗
篇》获得了首次设立的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

在这部纪录片中，包括吉克阿优、邬霞在
内的 6 位打工者用诗歌倾诉他们生活中的疼
痛、希望乃至绝望，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打工诗
人的群像。

即便获得专业奖项， 但这部纪录片却遭
遇“市场遇冷”的尴尬。

在长达一年的拍摄过程中， 吴飞跃发现
打工诗人群体往往呈现出极其鲜明的“反差
对比”： 他们本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沉默、
腼腆甚至是木讷， 但其诗歌作品所传达出的
情感却是真挚强烈的。

吴飞跃还发现， 当下很多打工诗人基本
上是隐秘地进行创作，而主要原因则是“他们
担心被工友嘲笑”。邬霞就曾透露，“工友不知
道我在写诗，我都是偷偷地写。 ”

尽管多位打工诗人均表示自己的诗歌创
作仅仅出于兴趣爱好或情感抒发， 但吴飞跃
却坚持认为， 随着打工诗人这一群体力量的
不断壮大， 尤其是持续发出具有抗争性的声
音表达， 最终会对整个打工群体的生存境遇
和现实命运产生积极影响， 尽管目前这种变
化还并不明显。

以诗言志

打工者以诗歌记录生活际遇， 宣泄内心
情感。全国公安文联首批签约作家、山东省作
家协会会员苏雨景表示：“生活把人类划分为
不同的版图， 但人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自由
的。我很欣赏李少君的‘天赋诗权’，人人生而
平等，是谁的平等？ 诗歌面前，灵魂的平等得
以彰显。 ”

在苏雨景看来，“打工诗人的诗歌， 在某
种意义上实现着自我的抒发、抚慰与救赎，以
及群体的抒发、抚慰与救赎，这种需求是普遍
意义的，并非仅限于这一群体。 ”

诗人杨东彪也有类似的看法。 谈到对打
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看法，杨东彪开门见山：
“首先我反对现在一些人提出的要设立诗歌
的门槛。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由抒发自
己的情感，文学没有任何理由给他们关上门，
而且，“我们的倾听是对他们最好的尊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诗人汪剑钊介绍， 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
因人而异的，打工群体也一样。“同一个事件，
都是打工者，这个人可能也看见了，但熟视无

睹就过去了，引不起他任何反应，或者说即使
有愤怒，他也想不到用诗歌来表达。但是，有的
人，可能受到过一定的诗歌训练，或者说有一
定的阅读经验或写作经验， 这个事件就会在
他脑子里面成了一个出发点， 让他有写作的
冲动。 ”说到底，诗歌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渠道。

但汪剑钊同时也指出， 虽然诗歌创作是
无门槛的，但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诗歌对于创
作者有艺术训练、词汇积累等方面的要求。虽
然一部分打工诗人写作手法已比较成熟，但
总体来说，打工诗人的艺术水准还有所欠缺，
或者说作品还显得有些粗糙， 表达的方式相
对来说也较为单一、陈旧。

“即使对于打工诗歌， 也要有诗歌的要
求。人们不会因为你是打工诗人，就会在艺术
上降低对你的诗歌的要求。 ”

以诗交流

事实上，诗歌在整个文学体系中都可谓是
一种小众的文学形式。 “诗歌受众减少，这甚至

是世界性的现象，不只有中国这样。 读侦探小
说的要远远多于读诗歌的。 ”汪剑钊如是说。

纵观包括打工诗歌最早开始的写作群
体， 这些作者队伍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
化。一定程度上，这跟中国诗歌群体所遇到的
情况很相似。 现在中国诗歌的活动也多是囿
于自身的诗歌群体， 对诗歌外的群体影响并
不大，或者说不明显。

“这些打工诗歌只能说在打工群体中喜
欢文字、有共同爱好者之间流动，而对范围更
广的普通打工群体影响不大。 ”杨东彪表示，
打工诗歌是在打工群体有共同爱好的人形成
的一个声音。

在汪剑钊看来， 打工诗歌即便是在打工
者群体中，也是小众的，绝大部分打工者还是
对诗歌、对文学没有能力关注。 “一个人当你
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你要再去吟诗作画，
简直是不可能，也是很残酷的事情。 ”

谈到打工诗歌，汪剑钊认为，打工诗歌作
为诗歌的一种，其社会功能是不可否认的。 在
他看来，打工诗人既然以诗歌写出内心感受，

作品为大众所知，就是要找到知音，找到读者。
“诗歌本身天然就具有一种社会功能，而

且它也是为交流而存在的。 ”汪剑钊指出，这
种交流的功能，情感层面的要更多一些。或者
抒发他们生存的压力， 或者是对某些制度的
不满，对社会丑恶面的愤怒。

“即使面对自己，诗歌也有两个我在一起交
流，一个作者的我，一个读者的我。 ”汪剑钊说。

以诗之名

打工诗歌主要以打工者现实工作生活中
的困难与问题为主。 或者是书写打工者尴尬
的身份处境， 或者是书写打工者生存状态的
艰难和困窘， 或者是表达打工者个人的内心
情感世界。

杨东彪分析，从作品来看，打工诗人过于
自闭。 所谓过于自闭， 是指打工诗人在作品
中，过于强调自己经历中受到的委屈、不被理
解、不被尊敬等痛苦遭遇。

“每一个群体都有内心苦闷的地方，抱

怨、宣泄没有关系，但是要适度，不要让这种
题材成为标志。既然叫打工诗人，你就要超出
打工群体。 ”

杨东彪希望打工诗人能够不要被抱怨等
桎梏， 痛苦之外， 也可以展现出打工群体积
极、快乐的一面。 这个群体应该是全视野、全
方位的，应该反映诗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打
工诗人同样可以为这个时代发出声音。

在打工诗人中， 虽然多数作者是在抒发
自己的生存压力， 或者对某些不公平待遇的
反抗，也有对社会丑恶面的愤怒。但也有部分
意志坚强、颇具胸怀的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环境，甚至为
争取整个群体的权利抗争和呐喊。 他们自己
发声，可以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

“使命担当的赋予，美学标准的建树，是
中国诗歌当下急需去做的一篇大文章， 这对
诗歌方向的矫正有着深远的意义。 这不仅仅
是针对打工诗人诗歌而言的。 ”苏雨景说。

汪剑钊还强调了容易忽略的一点。他说：
“打工诗人或者说打工者， 他们也需要艺术，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 不要以为他们只
是打工者，就不需要艺术了，打工者同样需要
诗意的生活，有这种精神需求。只不过有的时
候，他们实在是被生活所迫，没有时间享受这
份精神快乐。 ”

（本版绘画：赵春青）

打工：20 岁左右的年纪， 离开生养自己
的村庄，去城市里找工作，为的是挣钱；写诗：
一张白纸、几行字，若真有幸发表，所得稿费
寥寥无几，更不用说那些被压箱底、几不被人
知的诗稿了。打工与写诗，两个看上去八竿子
打不着的话题，放在同一个框架里面，或许是
要被嗤之以鼻了。 正如诗人汪剑钊所言：“一
个人当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 要再去吟诗
作画，简直是不可能，也是很残酷的事情。 ”

然而，打工者写诗，是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
了解打工者写诗，也是一件不得不为的事情。

什么叫诗？《毛诗·大序》载：“诗者，志之所
在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言志，歌咏言。
而如今，诗歌，在经历朝代更迭、社会变革之
后，变得专业起来，诗人，成为有学问的象征，
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然而，人们似乎
渐渐忘却了诗歌的本意， 诗歌本就是人民在
日常劳作中，抒发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

谁可以写诗？ 每一个内心有着丰富情感、
想要抒发表达的人。当然，也包括打工者们。工
厂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城市里无助
的漂泊流浪、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讨薪、工伤、
继而对生活无奈的抱怨、嘶吼……每一根跳动
的心弦都可以变成诗歌的音符。他们写诗不是
为了传唱，而是为了表达内心甚至只是在发泄
情感，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诗人，而是因为诗歌
是一种最饱含丰富情感、最凝练的语言，可以
让他们在有限的空闲时间说出最想要说的话。

或许你会说，打工者上亿，他们之中写诗
的人却不过寥寥数人。 然而，社会需要读到更
多的打工诗歌，因为透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
看到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在这个或明或暗
的社会转型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存背景：
我们厌恶他们衣衫不整乘坐地铁， 不顾形象
地歪头沉睡， 却不曾见过他们在工地上汗流
浃背。 我们的服饰背包出自他们之手，却从没
看到他们昼夜站在噪音和白炽灯下麻木的背
影。简陋的工棚、阴暗的出租房，这些与清新的
城市形象相左的环境，是我们极不愿看见的。
然而，住在这里的年轻打工者们，早已把城市
当成了第二故乡， 城市却还没有做好准备迎
接这些“新市民”。或许，打工诗歌，作为一种情
感的交流方式， 会让新市民与老市民的心贴
得更近，让生活更融洽，让社会更和谐。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打工者，通过诗歌来
表达自己。 我们更期待，有更多的人，通过诗
歌来了解这个看似最不会表达， 却有着丰富
内心情感，最需要表达的一群人。

本报记者 周倩

千万不要以为打工者就不需要诗意的生活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 他们是所谓的 “草
根”，生活在你眼中的底层。 他们的青春没有
你的富足，也没有你的安逸，命运让他们过早
的放下了书本，奔向炽热的生活。他们也许放
弃了文字，但他们没有放弃对美的追逐，他们
也许不读诗歌———甚至不读打工诗人的诗
歌，但他们的内心和你一样充满诗意。痛苦与
欢乐，撩拨了同样“诗”的欲望。

“干了这杯酒，像风一样自由”

小军，河北邯郸人，小学学历，北京一家
快递公司的快递员。 经常风吹日晒，已让 23
岁的他眼角多出了不相称的“鱼尾纹”。

他却说：“这是因为爱笑的缘故。 ”
在这家公司送快递已将近一年，他是该公

司海淀区某网点十几个员工中年龄最小的。 早
上，无论寒暑冬夏，8 点钟，瘦小而灵巧的他会
驾驶红色三轮车，风一样跑来跑去，开始这一天
的工作。“从小就爱动，待不住，这活儿适合我。”
正常情况晚上 6点，他就可以下班，每天工作至
少 10小时。 “但有时候总部最后一车货运过来
晚了，我们晚上八九点还在大街上跑。 ”

送一件快递，无论大小，都是 1 元钱。 他
说最辛苦的时候， 他一天搬送六七个几十斤
重的快递到没有电梯的 7 楼。

下班后， 回到宿舍自己做顿晚饭， 就着
酒，就是他的业余生活。“吃饱了喝完了，躺在
床上，这是一天最幸福、最放松的时候。 ”

“没有时间读书、看报，甚至读读诗？ ”
“读诗？ 你开玩笑呢，送一天快递累得半

死，哪天我喝醉了写诗吧。 ”
记者又问：你会拿钱来买诗集吗？
他答：不如买白酒啊。
记者问：你会去听诗歌朗诵会吗？
他说：累了一天，不如睡大觉呢。
当记者请他用一句自己觉得很诗意的话

来描述自己的生活，他说：“干了这杯酒，像风
一样自由。 ”

“善良，算不算诗？ ”

“我是小符，来自重庆，喜欢追求完美。人
生格言：以爱之心做事，以感恩之心做人。 ”

这是小符微信公众号的简介。 她 28 岁，
小学毕业， 北京东城区一家理发店里 8 个理
发师中唯一的女性。

虽然年纪不大，但她却“资深”，已经从事
这份工作 8 年多。

“没有周六日，你们最闲的时候就是我们
最忙的时候。 ”除了周一休息，她每天从上午
10 点工作到晚上 10 点，甚至更晚。

“女人挣钱不一定是责任，但一定是尊严。
不管有没有人养你，但一份工作，带给你的是
独立的人格。 女人应该有自己的天空，展翅飞
翔。 ”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工作。

虽然业余时间不多， 但她喜欢看一些启
发她生活的书， 最常看的就是朋友圈里的一
些文章。“《弟子规》，是我最喜欢的书，因为我
喜欢传统文化，那里有人生的智慧，教会我很
多东西。”她说她不知道“打工诗歌”，“只是偶
尔读到某些诗歌的时候， 会被一些优美的句
子感动。 我和诗歌的关联仅此而已吧”。

记者问：你写诗歌吗？
她说 ：想写 ，但不会啊 ，将来也许会尝

试吧。
记者问她：你觉得自己生活得诗意吗？
她说：说不上诗意，我就是个朴素的平凡

人，不开心的时候我就用乐观来冲淡它，仅此
而已。

当记者请她用一句诗意的话来描述自
己，她说：“善良，算不算诗？ ”

“敲击着钢铁的骨架，唱歌”

强强（化名），来自内蒙古，25 岁。 初中毕
业后，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他和姐姐相继
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姐姐辍学，他读了半年
技校，就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公交车修理厂。

那一年，他 16 岁。
“当时还担心自己不够年龄，厂子不要，

现在，眨眼工夫都在这里工作八九年了。 ”他
感慨。

自从工作，他就从此断了和书本的联系。
诗歌？ 他说：“那是一些文化人玩的东西。 ”和
许多同龄的打工者一样，他的阅读，也仅限于
朋友圈的各种“心灵鸡汤”。

“多年不看书，现在静不下心来，看一会
就迷糊。”但在日复一日搬运轮胎和拿着扳手
修理公交车的过程中，他变得越来越强壮。

“我把青春都献给了我们工厂。 ”每天和
汽车的钢铁之躯打交道，重复着枯燥。 长久以
来，他缓解这种疲态的方式是唱歌。几年下来，
他练出一副好嗓子，成了班里的“百灵鸟”。

记者问：你知道诗歌中的乌青体吗？
他说：不懂啊，和乌黑体有啥区别？
记者问：余秀华你知道吗？
他说：知道刘德华。
当记者请他用一句话描述自己的生活

时，他说：“敲击着钢铁的骨架，唱歌。 ”
是的，也许他们空闲时不读诗歌，悲伤时

更背不出一句诗聊以自慰， 但他们的体内有
一种原生的“诗的元命题”。诗之于他们，只是
变换了不同的存在方式。

痛苦与欢乐 ，撩拨了他们同样 “诗 ”的
欲望 ，试问谁的欢乐更高雅 ？ 谁的苦楚更
低俗？


